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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初的某个时期，那还是在 正是我所在的所罗

门兄弟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头一个年份。我们的董事长约

翰 古特弗伦德走出了位于交易厅顶头的办公室，开始做他

的巡视。在交易厅里，每时每刻都有数十亿美元在交易师的

手中面临风险。而古特弗伦德只要在交易厅里走走，向交易

师问上几个问题，就能够摸准此地的脉搏。他有一种邪了门

的第六感，可以在危机尚未出现时找到它。古特弗伦德仿佛

可以闻出正在亏掉的金钱。

他是神经痛苦不堪的交易师最怕看见的人。古特弗伦德

（听上去就是“好朋友” 与英古特弗伦德

文 谐音“好朋友” 译注）喜欢悄悄从背后

让你大吃一惊。这让他觉得很开心，但你恐怕不会觉得好

玩。在夹住两只听筒手忙脚乱试图挽回灾难的当口，你当然

不会有功夫转过身去看他。你本来就无须如此。你可以感觉

到他来了。你周围的那帮人突然像得了癫痫病似地忙活了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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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。人人都作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，个个都把眼睛盯

着你头顶的正上方。你会有一种冷彻骨髓的感觉，就好像知

道有一头灰熊正在悄无声息地走近。头脑中骤然警铃大作：

古特弗伦德！古特弗伦德！古特弗伦德？

在多数情况下，我们的董事长只是安静地停留片刻，然

后就走开了。你可能根本看不到他的人。有两回我惟一的线

索就是在我椅子边地板上留下的粪块似的烟灰，我猜想，留

下它就好像名片一样。古特弗伦德的雪茄灰比所罗门公司别

的老板留下的都要长，而且成形特好。我一向认为他用的牌

子比别人的贵得多，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毛毛雨，他从

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出售中获益 万 年，美元；

作为公司董事长，他又给自己发了 万美元的年薪，比华

都要尔街上任何一位 高。

不过，在 年里的这一天，古特弗伦德好像有点儿

古怪。一扫往常那种人人自危的局面，这一次他径直走向约

翰 梅利韦瑟的桌子，梅利韦瑟是所罗门公司的董事，也是

公司里最优秀的债券交易员。他低声讲了几句。近处的几个

交易员都竖起了耳朵。当时古特弗伦德所说的话在所罗门兄

弟公司被演绎为一个传奇故事，成为它的内在标志的一部

万美分。他说的是，“一手， 元，不反悔。”

万美元，一手， 不反悔。梅利韦瑟立刻就品出了其

中的意味。这位华尔街之王 商业周刊》曾经这样恭维

过古特弗伦德 想玩一手“说谎者的扑克牌”游戏，赌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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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万美元。他总是在下午同梅利韦 名瑟和后者手下的

年轻的债券套利交易员玩这种游戏，并且常常输得一塌糊

涂。有些交易员说古特弗伦德简直不堪一击。另一些人

大有人在 无法想像无所不能的古特弗伦德也会出局，辩

解说输掉游戏正是他的本意，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是一个谜

了。

这一次古特弗伦德的挑衅中最惹人注意的是赌注的额

度。一般来说他的下注不会超过 万？闻所未几百美金。

闻。最后三个字“不反悔”意味着输家将要忍受极大的痛

苦，但又不能嘀咕、呻吟和怨天尤人，只能一屁股坐下，独

自品尝亏空的滋味。但是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他要达到什

么目的？为什么单排上梅利韦瑟而不是别的级别稍低的经

理？这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吗？要知道，梅利韦瑟可是游戏

之王，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里玩“说谎者的扑克牌”游戏

的顶级高手。

可是另一方面，你在交易厅里将会学到的一手就是，像

古特弗伦德这样的赢家总是有道理的，这也许有点强辞夺

理，但至少他们在心里头有一个想法。我不是古特弗伦德肚

里的蛔虫，不知道他骨子里的想法，但我知道在交易厅里每

个人都玩赌博游戏，他也知道，而且死乞白赖想跻身其间。

我想古特弗伦德当时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勇气，就像从高高

的台子上向下跳水那样。还会有人比梅利韦瑟更合适的吗？

此外，梅利韦瑟恐怕也是整个交易厅里惟一的既有胆量也有

本钱放手一搏的人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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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说清当时的情景，有必要再提示一些背景资料。约

翰 梅利韦瑟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已经为所罗门兄弟公司赚了

几个亿。他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超常本领，这种能力在普通人

身上极为罕见，但对交易员而言则至为宝贵。绝大多数交易

师从他们的言谈举 时而止中就可以看出赢钱或者是亏钱

趾高气扬，时而垂头丧气。但是，你永远也猜不透梅利韦瑟

的心思。我想，他拥有不可思议的控制力，能够压制住两种

往往会摧毁交易师的脆弱情感 恐惧和贪婪。在狂热追求

私利的人群中，这一点尤为可贵。所罗门内部许多人认为他

是华尔街上最优秀的交易师，在谈到他时，人们一贯用的都

是敬畏的口气：“他是这里最出色的”，“最了不起的风险承

担者”，或者“玩说谎者的扑克牌的老手”。

梅利韦瑟被他手下的年轻交易师们奉若神明。他们的年

龄从 岁岁到 岁不等（梅利韦瑟自己已经接近 了）。

绝大多数拥有数学、经济学或／和物理学的博士学位。可是，

一旦加入了梅利韦瑟的交易小组，他们好像就忘掉了自己的

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，全都变成了小学生，沉溺在“说谎者

的扑克牌”里不能自拔。他们把它看成“咱们的”游戏，从

而把它提升为一项严肃的活动。

在这种游戏中，约翰 古特弗伦德向来都是局外人。虽

说《商业周刊》将他列入封面人物并且赠以“华尔街之王”

的封号，但对他们来说却不值一钱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就

是全部症结的所在。古特弗伦德是华尔街之王，而梅利韦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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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是游戏之王。当古特弗伦德欣然接受媒体诸君的加冕时，

你几乎可以听见交易师们脑子里的想法：蠢货们就喜欢抛头

露面。公平地说，古特弗伦德也是交易师出身，但这样讲就

好比一个老妇人吹嘘自己年轻时如何靓丽迷人。

有时连古特弗伦德自己似乎也无意否认。他热爱交易。

同管理相比，交易行为的直截了当令人艳羡。你自己下赌，

输赢乐居其一。如 从交易师直至公司最上果赢了，大家

都会层的头头脑脑 羡慕你、妒嫉你和惧怕你。这是顺理

成章的，因为你控制着金钱。而管理人员，尽管同样有人羡

慕、妒嫉和惧怕，但却不免心虚。你并没有为所罗门公司赚

到一分钱。你自己从未在市场上承担过风险。你只不过是他

们手中的人质。承担风险的是他们。每天他们都在工作中验

证他们的优越感，因为他们在风险世界中比别人更高明。公

司的收入来自像梅利韦瑟这样的风险承受者，而他们能否赚

到钱则并不取决于古特弗伦德之流的意志。许多人认为，古

特弗伦德之所以向 万美元一手，无这位套利大师叫板，

非是为了显示他也是圈子里的玩家。如果你打算炫耀自己，

“说谎者的扑克牌”是惟一的选择。对交易员来说，这个游

戏的意味非同一般。约翰 梅利韦瑟相信，“说谎者的扑克

牌”同债券交易颇有异曲同功之处。它可以检验交易员的性

格。它泄露了交易师的直觉。好的玩家也就是优秀的交易

师，反之亦然。对此，我们全无异议。

游戏的 少则两人，多至 人玩法：一群人 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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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圈。每人拿一张美钞在手上。这有点儿类似于“猜牌”

游戏。每个人都竭力欺骗别人，让他们相信自己报出的美钞

上的流水号。某个人开始“叫牌”。例如，他会说，“三个

。意思是说，每张美钞上的流水号里，包括他自己的在

内，加起来至少包括三个

一旦开叫，游戏就按顺时针次序往下进行。比如说“开

叫”为 ，那么叫牌者左手的玩家就可以有两种选择。三个

他 ，或，三个可以追加［有两种形式：牌序升高（三个

三个 或张数增加（比如四个 ，或者选择“异议”。

叫牌逐渐上升，直至全体同意对最后一个叫牌的人表示

“异议”。只有这时，玩家才能公开各自的流水号，也才能知

道谁胜谁负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玩家脑子里考虑的是概率。在

一串 个 随机选择的流水号中出比如说统共 现三

个 的统计概率会有多少？不过，对高手来说，数学问题倒

不在话下，难点在于识破别的玩家的伪装。当每个玩家都学

会欺骗和双向欺骗之后，游戏就变得格外复杂了。

这感觉有点儿像真刀真枪的交易，犹如比武之于战争。

“说谎者游戏”中的玩家自问的问题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债

券交易师在交易过程中的自问。冒这样的风险是否明智？我

为自己感到庆幸吗？我的对手的狡猾表现在哪里？他知道自

己在做什么吗？如何利用他的疏忽？他为什么高叫，究竟是

讹诈，还是真的有强手牌？是为了引诱我开出一手愚蠢的叫

牌，还是他自己真的就有四个同号？每个玩家都在猜测别人

的弱点、预见性和行为模式，力图避免令自己重蹈覆辙。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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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公司、第一波士顿、摩根 斯坦利、美林，还有华尔街上

别的公司里都在玩这种游戏，只是略有不同。但是，赌注最

高的则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纽约债券交易厅，这要归功于约

翰 梅利韦瑟。

玩家的规则如同西部牛仔决斗一样。交易师必须面对各

种挑战，绝不能退缩。约翰 梅利韦瑟现在别无选择，恰恰

就是因为这一规则 他自己订就的规则。他很清楚，这一

切愚蠢至极。对他来说，眼前根本就不存在胜局。如果他赢

了，古特弗伦德不会高兴，这绝不是值得庆幸的结果。但

是，如果他 万美元也就飞走了。这恐怕要比惹恼输了，

老板更糟。虽说梅利韦瑟的记录一向很好，但这次只玩一手

牌，谁也没有把握，完全取决于运气。在交易厅里，梅利韦

瑟的工作本来就是避开犯傻的下注，这次他也不例外。

“不，约翰，”他说，“要玩就玩真能让人心跳的。

万美元，不反悔。”

万美元！谁听了都要咋舌。这回梅利韦瑟在游戏

开始之前就玩上了说谎者的扑克牌的手法。显然，他是在使

诈。古特弗伦德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反建议。看上去他可能

会乐于接受这一挑战。这毕竟是一场奢侈的豪赌，仅此一端

即足以令他心满意足。（有钱真好！）

话说回来， 万美元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，即使在

今天也还是。如果古特弗伦德输了，他的财产将会减少到只

有 万左右的水平。而他的太太，苏珊，这时正忙于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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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他们在曼哈顿的公寓，开支可能高达 万美元（梅利

韦瑟对此一清二楚）。此外，古特弗伦德是老板，他自然不

必理睬梅利韦瑟订下的规则。再说，也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

有梅利韦瑟规则这回事。也许他的挑衅只不过是要试试梅利

韦瑟的反应（结果把自己吓了一大跳）。谁知道？不管怎样，

古特弗伦德看来不敢再玩了。他堆出堪称古氏专有的假笑

说“：你疯了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，”梅利韦瑟心想，“我的感觉从未这么好

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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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当一名投资银行家。 万古如果你手上有

票（原文如此），我就来帮你卖掉它们。我可以赚

好多钱。我会非常、非常地喜欢我的工作。我会帮

助别人。我会变成百万富翁。我会买一所大房子。

这会让我快乐。

一个 岁的明尼苏达小学生的作文，题为

年“我长大了做什么？” 月

年，我即将结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课

程。就在这时，我接到了与王太后共进晚餐的邀请函，是我

的一位远房表亲帮忙弄到的。她几年前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一

个德国巨商结了婚。尽管一般来说我不属于那种经常有幸受

邀在圣詹姆士宫进晚餐的人士，但是大亨的太太则绝不缺少

这种机会。为了赴宴，我专门租了一条黑领带，然后坐上地

铁欣然前往。正是这次意外的插曲开启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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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，最终促使所罗门兄弟公司同意给我一份工作。

邀请函上讲的是同英国王室进行一次近身交往，显然是

夸大的不实之词。有七八百名保险推销员参加了这次筹款大

会。我们在大厅里四散开来，脚踩腥红色的地毯穿行在乌黑

色的木椅中间，墙上挂着年深月久的王族肖像，好像走进了

“杰作陈列室”。就在大厅里的这群人中有两位来自所罗门兄

弟公司的董事经理。而我之所以知道，只是因为我凑巧被安

排在他们两位夫人中间就坐。

两位董事中级别较高的那位的太太是个美国人，她牢牢

地把握着这张桌子的话局，一待我们不再伸长脖子追着王族

看，她就把我们挽回来谈话。得知我打算找份活儿干并且有

意于投资银行业，她干脆把那晚余下的时间变成了一次面

个小时的刺试。经过将近 激、考验、挑衅等等让我坐立不

安的折腾之后，她终于满 年生意地歇了手。在核查了我

涯中所表现出的全部优点之后，她问我干嘛不去所罗门兄弟

公司交易厅工作。

我试图保持冷静。我担心自己表现得过于热心，这个女

人也许会醒悟自己犯了个错误。我最近刚好读了古特弗伦德

那句后来相当出名的话。他说，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里

干，你必须充满自信，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准备“一口咬掉熊

屁股”。我对她说，这听上去不怎么有趣。我还描述了我对

投资银行里边工作情景的想像（宽敞的玻璃办公室，秘书，

充裕的费用帐户，经常同工商业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会议。在

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，的确有这样的工作岗位，但它们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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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尊敬。这就是公司金融部。尽管它同证券交易与销售一起

被称为投资银行业务，但却是两类不同的业务。股票和债券

在古特弗伦德的交易厅里买进卖出，这个乱糟糟的所在才是

赚钱和承受风险的中心。交易员们既没有秘书也没有办公

室，他们也没有机会和企业家们一起开会。公司金融部负责

为借钱的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服务，后者被称为“客户”。

比较而言，公司金融部是一个更为雅致、远离人间烟火的地

方，因为他们不用拿钱去冒险，在交易师眼里他们是软骨

头。但是，如果以华尔街以外的标准来看，在公司金融部上

班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工作）。

我把自己的意思讲了出来，这位所罗门来的女士听后便

不作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，只有那些整天打扮得油头粉

面的软脚蟹才会屈居公司金融部，拿那么一点可怜的工资。

这可真是当头一棒，我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。

难道我愿意整天都待在办公室里吗？我成了什么人

了 傻瓜吗？”

从谈话中我知道她不喜欢别人自作聪明，她喜欢别人向

自己讨教。于是我问她是否有权向我提供一份工作。这个问

题把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，她向我保证回家后会让她丈夫操

办此事。

晚宴结束后， 岁高龄的王太后蹒跚步出房间。我

们 名保险推销员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两位董事和他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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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肃立目送她出门。我一直以们的太太，还有我 为那个门

是后门，这时才醒悟道，我们这些筹款人才是从后门进来

的，就像送货的小弟。不管怎么说，王太后到底还是朝我们

这边走来了。她的身后跟着男仆，身板笔直，像扫帚一样裹

在燕尾服里，颈系白色领结，手拿一个银色托盘。在男仆身

后是一个狗的队列，它们身形矮小，活像是大老鼠，据说叫

狗。英国人认为 很聪明，有人告诉我做 ，英国

王室走到哪里都离不开这种狗。

圣詹姆士宫大厅里一片沉寂。当王太后走近时，保险推

销员们弯身鞠躬，仿佛虔诚的教徒。经过训练， 狗学

会了每隔 秒行一次屈膝礼，它们后腿交叉，老鼠样的肚

子掉在地上。这个队列终于走到了终点。所罗门兄弟公司来

的太太激动得面红耳赤，我也一样，但她肯定还更激动一

些。她希望别人注意自己，这很明显。在 名沉默的万全

保险公司经纪人面前，固然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吸引皇室

的注意，但大叫大嚷始终不失为最可靠的手段。这正是她打

算做的。具体地说，她是这样喊的，“嗨，女王，你的狗可

真不赖！”

我看到一大批保险推销员的脸色骤然发白。实际上他们

的脸早就发白了，所以我可能是有点夸张。但接着就响起一

片清喉咙的声音，他们都把头低下看自己的鞋子。只有王太

后一个人仍然镇定自若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。她沉着地走

出房间，一步都没有走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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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圣詹姆士宫发生的这一幕里，来自两大骄傲机构的代

表互相给以颜色：王太后不露声色地化解了尴尬的场面，她

的策略是视而不见；所罗门公司的这位太太则在直觉和紧张

感的驱使下，以高声叫嚷的方式挽回了权力的平衡。在内心

深处，我一向对王室倾慕有加，尤其是王太后。但是在这一

刻，我发现所罗门公司，这个圣詹姆士宫大看台上的浪荡

子，同样对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我说的是实话。在

某些人眼里，他们低俗而又粗鲁，不值得交往，但却颇合我

意。他们正是我属意的那类投资银行家。同时我也确信，在

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文化氛围中所熏陶出来的这位女士一定能

够说服她的丈夫来雇佣我。

很快我接到她丈夫的邀请前往所罗门伦敦分公司，结识

了在那里交易厅工作的交易员和推销员。我喜欢这些人，我

喜欢那种嘈杂的环境。但我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录用通知，而

且也没有参加复杂的面试考核。毫无疑问，我能够避开烦人

的交叉考核程序，完全是那位太太信守诺言的结果，看来所

罗门公司真的有意雇佣我。但是，事实却是没有人邀请我再

来。

过了几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问我能不能在早上

到伦敦的伯克利酒店与列奥 柯伯特先生共进早餐，后者是

所罗门公司人事部的头头，从纽约赶来。我自然回答说可

以。于是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在早上 爬起来，穿上一

身蓝色西服套装去赶商务约会。但是柯伯特先生同样也没有

给我工作许诺，他只是请我吃了一盘稀软的煎蛋。我们谈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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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坏，但却一直没有劲头，这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事首脑

看来是有意要同我作对。很明显，柯伯特打算聘用我，但这

话他从未说出口。会面之后，我回到家里，脱下套服，躺到

床上继续睡觉。

这一切让我困惑不已，直到我同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

学谈起此事后才算弄明白。此人渴望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谋

个职业，他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据他说，所罗门兄弟

公司从来不主动向别人提供工作邀请。万一被人拒绝，那岂

不是太失面子了。所罗门公司只做暗示。如果它暗示我可能

柯伯特打获得一份工作，那么我最好还是给纽约的列奥 电

话，从他手里要来这份工作。

我依计而行，给柯伯特打了个电话，再次做了自我介

绍，然后说：“我想告诉你我愿意干。”“欢迎你入伙”，他

说，然后笑了起来。

这一招还真灵。下面该干什么了？他告诉我，我将在

“公司”里举办的培训项目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，培训将

月于 底开始。他说至少会有 名学员参加，其中绝大多

数是从大学和商学院里招来的。然后他挂了电话。他没有告

诉我薪水有多少，投资银行家们不喜欢谈钱，其理由我以后

很快就会知道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。我对证券交易还是一窍不通，也就

是说，我对公司知之甚少，因为所罗门兄弟是华尔街交易师

权势最大的公司。我的知识全都来自书本，那上面只说所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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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兄弟公司是世界上最赚钱的投资银行。就算这是真的，可

要在这种公司里谋个职位也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在经历

了初期的兴奋之后，我又有点儿怀疑我是否渴望交易厅里的

生活。我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考虑去公司金融部工作。如果不

是环境所迫，我可能早就给列奥（我们两人之间已经到了直

呼其名的程度）写信了，我要告诉他自己不希望加入一个这

么快就决定吸纳我的俱乐部。而所谓环境，就是我没有别的

地方可去。

我决定咽下心中的这份不快，一份轻慢你的工作总比失

业强。此外，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，申请加入所罗门兄弟公

司的交易师队伍还会遇到许多别的障碍，如没完没了的面试

名申请者）。在后来与我一起共事的那（那一年共有 批

申请人中，绝大多数在面试过程中受到粗暴的对待，一肚子

苦水，而在我的身上却找不出一块伤疤。与他们相比，我对

自己的顺利不由得怀有一种负罪的感觉，惟一可讲的故事就

是在圣詹姆士宫目睹所罗门的人侵凌英国王室。

好吧，我承认。我之所以紧紧抓住所罗门公司抛来的彩

球不放，实在是因为我早已见识过华尔街上求职的黑暗面，

再也不想重演噩梦了。

年时，也就是在圣 年，詹姆士宫那一幕发生之前

我还是大四学生，那年我曾向一家银行求职。在华尔街，我

还从未见过人们像在看我的简历时那样高度一致。事实上，

有些人干脆笑出了声。有几家大银行的代表说我缺乏商业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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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，我猜想，这不过是我注定将一生清贫的一个委婉说法。

我的反应一向不够敏捷，而这次则是最敏捷的。我还回忆起

我无法想像自己穿上西服套装的样子，同样，我也从未见过

一个金发的银行家。我见过的有钱人不是黑头发就是秃头，

而我两者都不是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后来与我同在

所罗门兄弟公司共事的人里边，有 是直接从大学中选出

来的，他们都通过了考试，而我却失败了，我心里一直为此

纳闷。

在那个时候，我对证券交易几乎一无所知。像我这样的

人并不是个特别的例外。如果说大四学生们曾听到交易厅这

个字眼，他们也只是想当然地以为那只不过是拘束困兽的牢

笼。在 年代，社会上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饱学之士放下

自己的架子，改变了以往对待这类工作的傲慢态度，这一变

化不仅发生在美国，也同样出现在英国。而普林斯顿大学

届毕业生则是最后一批死抱着老观念不放的人。因此，

我们都没有去申请交易厅里的工作。相反，我们却一味想在

低收入的公司金融部争位子。这份工作的起薪 万是每年

美元，外加奖金。统算起来，大 美元。它的头约是每小时

衔叫做“投资银行业分析员”。

“分析员”其实不做任何分析。他们只是一组公司金融

专家的奴隶，后者负责美国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的谈判

和文案事宜（注意，不是交易和销售）。在所罗门兄弟公司

里他们是低层里的最底层，从任何一种意义上，他们干的都

是一种可怕的工作。每个星期花在复印、校对和收集无聊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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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人喘不过气来 个小时。如果他的文件上的时间要超过

们做得很出色，就会成为老板眼里的红人。

但这份荣幸可是不轻松的。老板们给他们欣赏的分析员

配上寻呼机，以便随时随地就能找到他们。一些最优秀的分

析员上班后不过几个月就失去了正常生活的意愿。他们把全

部身心都奉献给老板，自己忙得团团转。他们睡眠不足，面

有菜色。他们工作得越出色，自己距离死神也就越近。

年，迪恩 韦特公司里一位极其成功的分析员（那时我曾嫉

妒他的风光）曾经虚弱到这种地步，大白天他去上厕所，竟

然在洗手间里睡着了。他整夜地工作，周末也不休息，而且

还因 以为为没有做更多而内疚。事后他解释说自己便秘

有人注意到他去了那么久。从定义上说，分析员的工作不会

持续 年以上，然后他就该去读商学院。许多分析员后来承

认，从大学毕业到进商学院之间的两年是他们一生中最难熬

的一段日子。

分析员是他自己的狭隘野心的囚犯。他渴望金钱，循规

蹈矩。他渴望在同事们眼里树立成功者的形象。（我之所以

告诉你们只是因为我自己堪堪幸免于难，而且不是出于自己

的选择。如果我没有逃出来，今天肯定就不会在这里了。现

在恐怕正像许多老朋友一样沿着晋升台阶奋力攀爬。）有一

条可 年人人靠的发达之路，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，在

都看得出来：经济学专业出身；利用你的经济学学位在华尔

街上谋个分析员的工作；再以分析员的职位为跳板考进哈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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